
 

神圣与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发覆

赵 永 磊

摘    要    汉魏以后，明堂为彰显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志。在正朔相争背景下，孝文帝所建平城明堂，主要

糅合汉魏故事、《月令》明堂九室说等，在具体形制上明显有别于南朝明堂，显示出孝文帝塑造华夏正统的

政治心态。太和十年以后，孝文帝通过全面行华夏礼仪来彰显北魏的正统性，平城明堂的告竣，标志着北魏

平城礼仪空间格局的基本建立。在孝文帝所行华夏礼仪中，平城明堂礼仪具有其独特性，太和十六年孝文帝

所行宗祀明堂礼与养老礼，凸显出孝文帝为秉承天命的神圣皇帝与屈尊敬老的世俗皇帝两种形象，展现出明

堂礼仪的神圣性与世俗性两个显著特征，折射出孝文帝以孝治天下、以礼化民的政治理念，充分体现了华夏

礼仪移风易俗的政治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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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唐时期礼制建筑遗址中，明堂建筑遗址值得进行深入研究。汉唐时期明堂建筑遗址较多经过考古

勘探与发掘，目前主要有北魏平城明堂、北魏洛阳明堂以及唐代洛阳明堂。①《 考工记》《大戴礼记》记

载明堂形制有“五室”“九室”之别，而自两汉以来，明堂作为宗祀、布政等为一体的儒家理想礼制建

筑，由经学文本走向礼制实践。

20 世纪 90 年代平城明堂遗址的发掘，为考察平城明堂形制提供了考古依据。1995 年 5 月大同市博物

馆在大同高等专科学校西侧发现明堂遗址，1995 年 6 月至 7 月，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考古所、大同市考

古所对明堂遗址西门进行发掘清理，并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钻探与部分发掘；1996 年 9 月，大同市考古所

又对明堂遗址南门进行发掘清理。②平城明堂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发现柱坑、磉墩等遗迹。在具体研究

中，王银田揭示出明堂所用石料源自云冈石窟，所取水源出自如浑水，明堂的建立与北魏的华化背景密切

相关。③王世仁等结合考古资料、蔡邕关于明堂的具体尺寸进行平城明堂遗址的复原工作。④

 

①大土门遗址是否为西汉明堂遗址，学界尚有分歧。见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70−121 页。

②王银田、曹臣明、韩生存：《山西大同市北魏平城明堂遗址 1995 年的发掘》，《考古》2001 年第 3 期；刘俊喜、张志忠：《北魏明堂辟雍

遗址南门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06−112 页；韩生存：《从明堂遗址到北魏明堂遗址博物馆−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发现始末》，《文物天地》2019 年第 7 期。

③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37−44 页；王银田、曹彦玲：《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山西

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第 354−360 页；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再研究》，殷宪、

马志强编：《北朝研究》第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年，第 164−178 页；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163−168 页。

④王世仁：《北魏平城明堂形制考略》，《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王世仁中国建筑史论选集》，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13 年，第

59−61 页；徐蕊：《北魏平城明堂形制探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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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平城明堂遗址的研究，已探明平城明堂所用石料、水源的来源问题。对于平城明堂形制的复

原，学者以东汉蔡邕所言明堂尺寸，讨论平城明堂形制，并不妥当，所定平城明堂宫室名称与《魏书》等

所记，略有出入。而平城明堂形制在《魏书》等史料中作何形态，以及平城明堂与汉魏故事、南朝、十六

国明堂关系如何，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此外，学界关于平城明堂礼仪的还原，相对薄弱，也是目

前亟待展开的研究领域。

本文以礼仪为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平城明堂形制与明堂礼仪，切近审视礼仪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本

文首先分析东晋南朝、十六国明堂与汉魏明堂之间的关系，揭示明堂在彰显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性，讨论平

城明堂营建的历史背景，并结合《魏书》《北史》《礼记·月令》等史料，进一步探究平城明堂形制与

 《月令》明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以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所行平城明堂礼仪为核心，通过平城明堂礼

仪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两个面相，揭示孝文帝以孝治天下、以礼化民的政治理念，以深化学界对平城明堂

礼仪的认知。

一、正朔相争与北魏平城明堂的营建

明堂为彰显君权政治合法性的神圣空间，其宫室结构的具体设计，也折射出其神圣性的面相。平城明

堂营建的历史背景，及其形制的具体设计，无疑为探究平城明堂神圣空间的基本问题。
 （一）汉魏明堂与南朝、十六国明堂的形制
汉唐时期明堂出自不同礼学家的设计，其具体形制呈现出不同形态。①西汉明堂具体实践有二：其一

为汉武帝元封二年（前 109）在泰山下所建汶上明堂。②依隋人宇文恺《明堂议表》所奏，可知汶上明堂

形制无室，大体与《三辅黄图》所载明堂相类，九宫十二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二十八柱，明堂外环

之以水；③其二为汉平帝元始四年（4）所建长安明堂。依据南宋初期浙刊本《水经注·渭水》，其形制为

 “九宫十二室”，④长安明堂九宫十二室或当由汶上明堂九宫十二堂演变而来。

北魏孝明帝时期封轨谓“东西二京，俱为九室”，⑤而西汉明堂并无九室之说，东汉洛阳明堂则有

之。光武帝中元元年（56）二月之前，营建明堂，⑥汉明帝永平二年（59）正月以光武帝配享明堂，⑦确

立明堂配享制度。依《礼图》、蔡邕《明堂论》（牛弘称东汉明堂形制与蔡邕所论同）、《水经注·穀

水》所载，东汉洛阳明堂为九室十二堂。⑧东汉明堂宫室为九室，盖本于《大戴礼记·盛德》明堂“九

室”之说。⑨限于相关记载，东汉明堂九室的具体形制，并不明晰。而依据沙坑、柱槽所在地层堆积剖面

图以及考古学者所论，可知今汉魏洛阳城明堂遗址沙坑、柱槽等，均属“北魏重修明堂时留下的遗迹”，⑩

可见汉魏洛阳故城明堂遗址不宜径直视作东汉洛阳明堂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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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代汶上明堂、长安明堂、洛阳明堂，薛梦潇已有相关研究。参见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8 年，第 118−127 页。本文汉代明堂问题在薛梦潇研究基础上，主要聚焦于明堂形制。

②《史记》卷 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243 页；《汉书》卷 6《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4 页。

③《隋书》卷 68《宇文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591 页。

④郦道元：《水经注》卷 19《渭水》，《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影印南宋初期浙刊本，叶 23b；郦道元注，杨

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 19《渭水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591 页。

⑤《魏书》卷 32《封懿传附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765 页。

⑥具体时间，参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黄山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影印民国十二年虚受堂刊本，第 1126 页。案：《礼图》载其

始建时间在建武三十年。（《隋书》卷 68《宇文恺传》，第 1592 页）录此存疑。

⑦《后汉书》卷 2《显宗孝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00 页。

⑧《隋书》卷 49《牛弘传》，第 1302−1303 页；《隋书》卷 68《宇文恺传》，第 1592 页；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

16《穀水》，第 1425 页。

⑨孔广森补注：《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59 页。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87−90、356−357 页。孝文帝迁都

洛阳之后，并未建立明堂，北魏洛阳明堂主要在宣武帝、孝明帝时期营建，大体基本竣工。（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南郊三雍礼制建筑初

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编：《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

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18−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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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确立明堂为皇权与政权政治合法性的象征，此后，魏文帝、魏明帝、晋武帝均宗祀明堂。魏文帝

黄初二年（221）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明堂未设配享帝。①至魏明帝太和元年（227）正月，“郊

祀武皇帝（案：魏武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案：魏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②确立以魏文帝配享明

堂之制。《晋书·礼志上》载齐王曹芳亦行明堂祭礼，③其行礼时间约在正始初年。耐人寻味的是，齐王

曹芳标榜皇权政治合法性的宗祀明堂礼在《三国志》中毫无踪影。晋武帝泰始二年（266）二月，“郊祀宣

皇帝（案：司马懿）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案：司马昭）于明堂以配上帝”，④明堂配享帝确立为晋文

帝。魏晋明堂的修建问题，史料不详，或在东汉洛阳明堂基址上修补而成。

为彰显政权的正统性，南朝相继营建明堂，而其具体形制明显与汉魏旧制略异。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

 （461）四月始营建明堂，其规制为一殿十二间。⑤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七月，从右仆射王俭奏议，

依《考工记》及《孝经援神契》，以明堂为五室。⑥

不容忽视的是，在西晋覆亡之后，十六国为彰显政权的正统性，在刘宋孝武帝之前已营建明堂，明堂

为十六国的重要礼制建筑。建平二年（331）石勒在襄国城西，“起明堂、辟雍、灵台”，⑦石勒分立三

雍，显然取法汉魏洛阳城旧制。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载前凉张骏十五年（339），“以右长史任处

领国子祭酒”，在姑臧“立辟雍、明堂而行礼焉”，⑧前凉姑臧明堂或取法西晋洛阳明堂而营建。甘露元

年（359）正月，苻坚在长安城“起明堂，……宗祀其伯（苻）健于明堂以配上帝”。⑨苻坚在汉长安城“起

明堂”，颇疑其明堂当在西汉长安明堂旧址上进行修缮。由此推知，十六国明堂明显受到汉魏明堂的

影响。
 （二）平城明堂的建立及其基本格局
西晋以后，十六国、南朝纷纷营建明堂，明堂成为彰显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志。北魏平城明堂的营

建，显然与正朔相争的背景直接相关。太和十年（486）九月，“诏起明堂辟雍”。⑩太和十年孝文帝开始

亲自主持国家礼仪，⑪但其营建明堂的诏令并未及时推行。太和十四年九月癸丑（十八日）文明太后崩，

孝文帝欲行齐衰三年，且“废吉礼”，而在与群臣往复讨论后，孝文帝遂确定行齐衰一年。⑫在太和十五

年三月晦文明太后小祥祭之后，四月己卯（十六日）“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十月明堂、太庙竣工，⑬

历时近七月。

陈寅恪推论北魏洛阳城的设计，受凉州姑臧的影响，李冲为重要人物。⑭而北魏平城明堂，同样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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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 2《魏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77 页；《晋书》卷 19《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586 页。

②《三国志》卷 3《魏书·明帝纪》，第 92 页。

③《晋书》卷 19《礼志上》，第 587 页。

④《晋书》卷 3《武帝纪》，第 53 页。

⑤《宋书》卷 16《礼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34 页；《隋书》卷 68《宇文恺传》引《宋起居注》，第 1593 页。案：刘宋孝

武帝大明五年太学博士虞龢以为“（明堂）祀帝之名虽五，而所生之实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宋书》

卷 16《礼志三》，第 435 页）但刘宋明堂是否有五室，尚不易确切论定。

⑥《南齐书》卷 9《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119−121 页；《通典》卷 44《大享明堂》，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219 页。

⑦《晋书》卷 105《石勒载记下》，第 2748 页。

⑧《太平御览》卷 124《偏霸部八》引《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影印蜀刻本，第 600 页；《资治通鉴》卷 96 晋成

帝咸康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3086 页。

⑨《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上》，第 2886 页。

⑩《魏书》卷 7 下《高祖纪下》，第 161 页。

⑪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历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

⑫《魏书》卷 7 下《高祖纪下》，第 166−167 页；《魏书》卷 108 之三《礼志三》，第 2782、2784 页。案：孝文帝为文明太后服丧三年，应

为服齐衰三年。《礼记·丧服小记》：“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 32《丧服小记》，第

590 页）即此。

⑬《魏书》卷 7 下《高祖纪下》，第 168 页；小祥祭（练）之时日，参见《魏书》卷 108 之三《礼制三》，第 2784 页。

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78 页；朱艳桐：《五凉时期姑臧城的扩建与城市形

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4 辑，第 65−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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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冲规划设计。①《 南齐书·魏虏传》收录孝文帝诏令尚书李冲云：

　　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样。卿所制体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圆义备，可轨之千载。信是应世之材，先固

之器也。群臣瞻见模样，莫不佥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礼。卿可即于今岁停宫城之作，营建此构，

兴皇代之奇制，远成先志，近副朕怀。②

 《南齐书·魏虏传》载此诏书在齐武帝永明九年（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未载具体时间。孝文帝诏

书所谓“思遵先旨，敕造明堂之样”，“先旨”即太和十年九月孝文帝下诏起明堂之事，至太和十五年李

冲上呈明堂模型，孝文帝谓其制“体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圆义备，可轨之千载”，且“今岁停宫城之

作，营建此构，兴皇代之奇制”。孝文帝诏令停止平城宫城建设，悉力建造明堂，其诏令下达时间约在太

和十五年四月未营建明堂之前。而李冲所上明堂模型，孝文帝誉为“皇代之奇制”。姑臧明堂与平城明堂

是否具有直接的关联，史料未详。若据陈寅恪学说推论，平城明堂形制或受前凉姑臧明堂的影响。具体是

否如此，难以遽断。

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柳航里小区，北距大同市明代旧城约 1.8 公里，其具体

方位，基本合乎汉人淳于登“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之说。③考古显示，平城

明堂遗址呈圆形，周边有圆形水渠，中央有方形夯土台，东、南、西、北四面邻水处各置一门。（图 1）

由于平城明堂遗址曾在 1937 年遭到侵华日军建飞机场的破坏，④又受限于现代建筑，西门、南门之外，

圆形区域内以及中央夯土台（厚 2 米，边长 42 米）未展开发掘工作。
 
 

北

北门

大同高专柳航里小区

东门

东阳向

西门

临时
工棚

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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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村菜地

街

图 1    北魏明堂遗址平面图

资料来源：刘俊喜、张志忠《北魏明堂辟雍遗址南门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

考古学会论文集》（三），第 111 页。
 

2009 年王世仁据考古发掘简报以及相关史料，引证东汉明堂相关记载，依其尺寸，推断北魏平城明堂

形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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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 53《李冲传》，第 1187 页。

②《南齐书》卷 57《魏虏传》，第 991 页。

③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参见许慎撰、郑玄驳、陈寿祺疏证：《五经异义疏证》，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84 页。

④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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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魏平城明堂平面复原图

资料来源：王世仁《北魏平城明堂形制考略》，《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王世仁中国建筑史论选集》，第 59 页。
 

隋代牛弘谓蔡邕所论，“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又称“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

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①牛弘评定两汉及北魏平城明堂形制，贬

斥平城明堂“穿凿处多”，据此推知，北魏平城明堂并未全承两汉旧制，其形制部分出自李冲的独特设

计，北魏平城明堂所用尺寸，并非蔡邕旧说。

学者所绘北魏平城明堂平面图，所据史料即《水经注·㶟水》（案：所据版本为王国维《水经注校》

本）“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案：当作室），而不为重隅也”之语，以北魏明堂形制为“四

周十二户九室”。太和十六年十月孝文帝诏书：“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②其中“九室”即代指明

堂，③此与《水经注》所记正相印证。平城明堂宫室为九室，直接沿承东汉洛阳明堂旧制。而在明堂形制

说中，木、火、金、水、土五室与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太室五室，分别为郑玄、阮谌等明堂五色室

说与贾思伯、李谧等《月令》明堂五室说，④两者分属不同学说体系，⑤学者糅合两种学说为一，显然不妥。

神圣与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发覆

 

①《隋书》卷 49《牛弘传》，第 1303 页。

②《魏书》卷 108 之一《礼志一》，第 2751 页。

③佐川英治：《从西郊到圆丘−〈文馆词林·后魏孝文帝祭圆丘大赦诏〉所见孝文帝的祭天礼仪》，付晨晨译，佐川英治监译，余欣主

编：《中古中国研究》第 1 卷，上海：中西书局，2017 年，第 13 页。

④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 41《考工记·匠人》，《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 年影印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刊

本，第 643、644 页；阮谌说见《太平御览》卷 533《礼仪部一二·明堂》引《三礼图》，第 2421 页；贾思伯说见《魏书》卷 72《贾思伯

传》，第 1614 页；李谧说见《魏书》卷 90《逸士传·李谧传》，第 1933−1934 页；孙诒让评定李谧、贾思伯之说，参见孙诒让：《周礼

正义》卷 83《冬官·匠人》，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439 页。

⑤案：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所建明堂，糅合明堂五色室说与《月令》明堂十二堂为一体，“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听十二朔”。（《宋

史》卷 101《礼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473 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第 1179 页。司义组编：《宋大诏令集》卷 124《明堂制度御笔手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427 页）而汉唐时期明堂尚无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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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平城明堂宫室与《月令》明堂九室说
在诸家有关明堂形制说中，《月令》明堂九室说，最为值得关注。北魏孝明帝时期封轨以为：“吕氏

 《月令》见九室之义”，①所谓“吕氏《月令》”，其意在于《礼记·月令》源出《吕氏春秋·十二

纪》。《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大庙”，季春之月，“天子

居青阳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庙”，季夏之月，“天子居

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庙大室”，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总章

大庙”，季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

庙”，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月令》具备青阳左个、青阳大庙、青阳右个、明堂左个、明堂

大庙、明堂右个、大庙大室、总章左个、总章大庙、总章右个、玄堂左个、玄堂大庙、玄堂右个凡十三

名，如何整合《月令》宫室之名，以当“《月令》见九室之义”，封轨未明确言之。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议定明堂之制，在五室、九室两说中，以九室说为是。永徽三年有司上奏议及

九室形制，“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

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②

唐高宗永徽三年有司所定明堂制度，或有所本，其“室间并通巷”之制，此与隋人宇文恺所讥北魏平城明

堂“室间通巷”相类，③而永徽明堂形制，又以《月令》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个（即左右房）置

于四隅，与青阳、明堂、太室、总章、玄堂合为九室。封轨所谓“《月令》见九室”之说，疑即此意。

朱熹讨论《月令》明堂九室说，“某窃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青阳太庙，东之南为青阳

右个，东之北为青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

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

中为玄堂太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玄堂左个；中央为太庙太室。凡

四方之太庙异方所，其左个、右个，则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总章之左个也；总章

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也”。④《 朱子语类》、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

礼》及马端临《文献通考》均收录朱熹所谓明堂九室示意图，⑤兹更定其方位分布，改为上北下南、左西

右东的结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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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朱熹《月令》明堂九室示意图

资料来源：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卷 5《天神篇下·明堂礼》，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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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 32《封懿传附封轨传》，第 765 页；《北史》卷 24《封懿传附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98 页。

②《旧唐书》卷 22《礼仪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854 页；王溥：《唐会要》卷 11《明堂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315−316 页。

③《隋书》卷 68《宇文恺传》，第 1593 页。

④《朱子语类》卷 87《礼四·小戴礼》，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2237−2238 页。

⑤《朱子语类》卷 87《礼四·小戴礼》，第 2238 页；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卷 5《天神篇下·明堂礼》，台北：“中研院”中国

文哲研究所，2011 年，第 255 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73《郊社六·明堂》，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 年，第 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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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书》所记平城明堂宫室与《月令》明堂尤为契合，平城明堂宫室有玄堂，可谓重要佐证。《魏

书》载太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孝文帝“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①《 魏书·礼志一》

作“大享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帝亲为之词”，②而《北史》“玄室”作“玄堂”，③玄堂当即《月

令》玄堂太庙的省称，即平城明堂宫室省去《月令》明堂“太庙”之称，以避免与太庙相重复。

 《魏书》载太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

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④据其中“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故

平城明堂宫室当有青阳左个。《魏书·任城王传》载太和十七年六月：“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

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⑤据其中“斋于明堂左个”云云，表明平城明

堂宫室当有明堂左个。

孝文帝诏令所谓“皇代之奇制”，应指平城明堂糅合《月令》明堂而兴建。依据《魏书》所记，可知

明堂宫室有三，即玄堂、青阳左个、明堂左个。若据青阳左个、明堂左个之名，可知平城明堂又有青阳、青

阳右个、明堂、明堂右个；若依玄堂之名，可知平城明堂又有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史料中无明文记载平

城明堂宫室之名与总章相关，而依据孝文帝依托《月令》，每月在明堂布政，不难推知平城明堂宫室当有总

章左个、总章、总章右个。由此可见，平城明堂宫室的基本格局，当由李冲依托《月令》明堂九室说而设计。

二、平城明堂礼仪的神圣性与世俗性

汉魏明堂、南朝明堂形制，因所宗学说来源不一，故明堂形制各有不同。而北魏平城明堂的设计主要

依托《礼记·月令》，成为《月令》明堂的象征。（图 4）平城明堂极具古典的性格，彰显出孝文帝塑造

华夏正统的政治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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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魏平城明堂示意图

资料来源：王世仁：《北魏平城明堂形制考略》，《当代中国建筑史家十书·王世仁中国建筑史论选集》，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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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 7 下《高祖纪下》，第 170 页。

②《魏书》卷 108 之一《礼志一》，第 2750 页。

③《北史》卷 3《魏本纪·高祖孝文帝》，第 108 页。

④《魏书》卷 7 下《高祖纪下》，第 169 页。

⑤《魏书》卷 19 中《景穆十二王传·任城王传》，第 464 页。案：具体时间参见《魏书》卷 7 下《高祖纪下》，第 171−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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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光武帝沿用王莽分设明堂、灵台、辟雍的旧制，在东汉洛阳城南郊分设三雍。在礼仪上，三雍各

自承担不同的礼仪职能。旧题西汉刘向《五经通义》载：“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

学”，①而东汉辟雍、太学析分为二，太学承担教学职能，辟雍为行大射礼、释奠礼、养老礼等的礼仪场

所。北魏平城灵台位于明堂之上，②《 魏书·游明根传》以孝文帝行礼明堂即“行礼辟雍”，③《 魏
书·儒林传》以孝文帝太和中“建明堂辟雍”，④故平城明堂当为三雍（明堂、辟雍、灵台）合一的礼制

建筑。

 《礼记·礼运》载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⑤“ 承天之道”“治人之情”

为两种不同的礼义，展现出礼仪的神圣性与世俗性两个特征。《白虎通·辟雍》载：“天子立明堂者，所

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⑥揭示出明堂礼仪的神

圣性与世俗性。揆诸平城明堂礼仪，两个特征兼而有之：明堂宗祀五精帝，象征皇帝膺承天命及其权威的

合法性，彰显出明堂礼仪神圣性的面相；明堂为孝文帝行养老礼的主要礼仪场所，凸显出明堂礼仪治世的

世俗性面相。
 （一）太和十六年正月宗祀明堂礼
平城明堂营建于孝文帝为文明太后服丧期间，孝文帝宗祀明堂，并非在明堂告竣之后，而是延至齐衰

一年丧结束以后。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九月丁亥（二十八日）行大祥祭，⑦十一月初一日禫祭太和庙，丧礼

告毕，至十一月初五日（冬至）祭圆丘，⑧拉开了文明太后大丧之后孝文帝行吉礼的帷幕。

 《魏书》载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飨群臣于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悬而不乐”，初二

日，“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

为常”。⑨太华殿为北魏平城正殿，始成于文成帝太安四年（458）九月，在太华殿竣工之后，文成帝旋即

 “飨群臣，大赦天下”，⑩太华殿飨群臣成为北魏定制。孝文帝太和九年正月癸未，“大飨群臣于太华

殿，班赐《皇诰》”，⑪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

天，绛纱袍，临飨礼”，⑫以及太和十六年元日在太华殿飨食群臣，均属此制。太和十六年元日飨食群臣

礼应即元会仪，意味着“新年伊始之际更新君臣关系”，⑬元会仪主要由臣下的委贽礼与皇帝赐群臣酒食

礼构成。⑭不过孝文帝皇帝飨食群臣礼具有独特性，“始为王公兴，悬而不乐”。在禫祭文明太后之后，

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太华殿飨群臣礼，“乐悬而不作”，⑮太和十六年元会仪同样如此，宴享有乐悬而不升

歌奏乐，以示哀悼之意。而“始为王公兴”云云，“始”字表明“为王公兴”为北魏新创之礼，“兴”字

取法《仪礼·燕礼》公举媵爵酬宾章“公坐奠觯，答再拜，执觯兴”，⑯即孝文帝仿效华夏燕礼，“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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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义”，①在元礼仪中，孝文帝引入《仪礼·燕礼》的仪节，亲行酬王公礼仪，太和十六年元会仪为

孝文帝复兴古礼的重要标志。

汉明帝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礼毕，登灵台”，②汉章帝建初三年（78）正

月、汉和帝永元五年（93）正月、汉顺帝永和元年（136）正月均行此礼，③宗祀明堂−登灵台成为东

汉皇帝践祚后标榜皇权合法性的固定礼仪。孝文帝仿效东汉故事，在宗祀明堂之后，升灵台，观云物。《荀

子·礼论》载：“王者天太祖”，④特就太祖配天而言，而《孝经》圣治章载：“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

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⑤严父的形象得以神格化，可谓“王者天严父”，宗祀明堂

礼仪凸显出严父的神圣性，孝文帝以献文帝配祀明堂，正承用《孝经》之义。东汉明堂所祀五帝即五人帝

 （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而平城明堂所祀上帝何所指，《魏书》未有明文。郑玄据《孝经援

神契》立说，以明堂所祀神祇即五精帝，⑥北魏明堂所祀上帝，即从郑玄之说。《魏书·乐志》载孝武帝

永熙二年（533）春，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上表，“《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⑦长孙稚据郑玄说为言，表明北魏明堂宗祀五精帝。

北魏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已在四郊祀五精帝，⑧至孝文帝又宗祀五精帝于明堂，更进一步完善北

魏五精帝祭礼。平城明堂祀五精帝，其祭礼究竟为合祀，抑或分祀？汉武帝汶上明堂图仪，刘宋时犹存，

 《宋书·礼志三》《隋书·宇文恺传》引《宋起居注》均载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诏立明堂，“依汉《汶上图

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案：宋文帝刘义隆）对飨”。⑨而五帝位如何陈设，史籍语焉不详。《续

汉书·祭祀志中》载汉明帝永平二年故事，“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

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⑩若依东汉故事，孝文帝宗祀明堂当合祭五

精帝，其方位或在太庙太室之内。《魏书》载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冬至日，孝文帝服衮冕亲祀圆丘祭礼之

后，“遂祀明堂，大合”，⑪“ 大合”二字反映出北魏平城明堂祭礼为合祀。

在平城明堂祭礼中，还包括祀五祀的礼仪。《礼记·月令》载孟春“祀户”，孟夏“祀灶”，中央土

 “祀中霤”，孟秋“祀门”，孟冬“祀行”，而《魏书》载太和十五年八月诏书“明堂祭门、户、井、

灶、中霤”，⑫不过依用汉魏故事，改祀行为祀井，其明堂祀五祀之礼，宗法《月令》之义。

与宗祀明堂礼仪相近，北魏平城明堂又有大享明堂礼仪。《礼记·月令》载季秋九月“大飨帝”，郑

玄注：“言大飨者，遍祭五帝也。”⑬上文引太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孝文帝“大享于明堂”，“大序昭

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即在太和十六年九月明堂礼仪中，孝文帝大享明堂，宗祀五精帝，

并祀文明太后于玄室，“大序昭穆于明堂”表明在祭祀过程中，参与祭礼的北魏宗室不以爵秩为次，而以

昭穆为序，昭穆以平文为基准。⑭

神圣与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发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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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城明堂不仅为祭祀场所，也是听朔布政场所。《孝经援神契》载：“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

听朔布教”，①郑玄《孝经注》：“明堂即天子布政之宫”，②《 礼记·玉藻》郑玄注：“明堂在国之

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③阮谌《三礼图》载“明堂者，布政之宫”，④均明此义。平城明堂取

法《月令》明堂而建，以《月令》所述宫室结构为明堂理想布政格局。天子随十二月之交替，依次易居于

明堂四室（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及其八个。汉魏明堂形制既未采用《月令》，《月令》布政理念亦

未得以实现。北魏平城明堂不仅在形制上准于《月令》，亦据《月令》复原其布政模式。

在宗祀明堂之后，孝文帝“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据其

中“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为常”，可知青阳左个为正月布政之所。《礼记·月令》载孟春

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⑤据此，太和十六年正月孝文帝在青阳左个布政，正取法《月令》。若据

 “每朔，依以为常”之意，即每月初一日孝文帝亲临明堂，依次在青阳左个、青阳、青阳右个、明堂左

个、明堂、明堂右个、总章左个、总章、总章右个、玄堂左个、玄堂、玄堂右个布政。

平城明堂糅合汉魏故事、《月令》明堂为一体，但其具体礼仪的实施并非拘泥不变。上文引《魏书》

载太和十七年六月，“后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于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

之事”。若依据《月令》之文，五月季夏，“天子居明堂右个”，⑥而孝文帝在谋划迁都洛阳之前，“斋

于明堂左个”，即未完全遵用《月令》。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并未全面依据《月令》行礼，而是因事、因时

而有相应调整，以为现实政治服务。

太和十六年正月孝文帝宗祀明堂礼，南齐聘使庾荜、何宪、邢宗庆等均为观礼之宾。《魏书·成淹

传》载：“十六年，萧赜遣其散骑常侍庾荜、散骑侍郎何宪、主书邢宗庆朝贡，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灵

台以观云物。高祖敕淹引荜等馆南瞩望行礼，事毕，还外馆，赐酒食。”⑦北魏平城接待使者的客馆位于

平城南郊，在地理位置上与明堂相近，故南齐使者在客馆南得以观礼。在《南齐书》的书写中，孝文帝

 “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观视。每使至，宏亲相应接，申以言义”，此为孝文帝“甚重齐人”的表现。⑧

而在孝文帝君臣视野中，南齐使者的在场，反而为孝文帝向南齐展示北魏正统性的绝好时机。
 （二）太和十六年七月明堂养老礼
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谓任城王拓跋澄云：“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

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⑨据此，以华夏文治治天下、移风易俗为孝文帝的最终理

想，而平城尚武的风习恰恰成为移风易俗的难题。在文治治天下中，孝道为核心要义。《隋书·经籍志

一》著录《国语孝经》一卷，并载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

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⑩引发学者思考北魏的孝道问题。⑪而北魏以孝治天下，在太和十六年明

堂礼仪中已有集中体现。

平城明堂为孝文帝行祭礼、布政的重要礼仪空间，同时也是孝文帝宣扬教化的主要礼仪场所。孝文帝

践祚之后，在太和元年十月、太和三年五月、太和四年七月，先后三次或宴饮平城耆老于太华殿，或赐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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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几杖、衣服等。①孝文帝不仅重视京师敬老之礼，对于地方社会的礼仪秩序也高度重视。《礼记·经

解》载：“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②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十月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

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

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③孝文帝诏令所言“父慈、子孝、兄友、弟

顺、夫和、妻柔”即父子、兄弟、夫妻，乃五伦中最为基本的社会伦理关系。孝文帝亲身力行饮酒礼中的

长幼之序，太和十七年五月，孝文帝在宣文堂宴四庙子孙，“帝亲与之齿”，以昭穆、长幼为次。④孝文

帝诏令地方州县党里推举“乡贤”在十月推行纲纪伦常教育，申明尊卑长幼之序，教化地方民众，巩固地

方社会秩序。

孝文帝所行养老礼并非仅仅限于礼敬京师耆老，而是更在明堂礼拜三老、五更，发挥中央的引领性作

用。《魏书·高祖纪下》载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议养老”，⑤疑即与养三老、五更相关。太和十

六年八月丙午，“司徒尉元以老逊位。己酉，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将行大射

之礼，雨，不克成”。⑥《 魏书·高祖纪下》所载孝文帝所行养老礼过于简略，《魏书·尉元传》所记更详：

　　（孝文帝）诏曰：“夫大道凝虚，至德冲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圣人崇谦光而降美。是以天子父事

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悌于万国，垂教本于天下。自非道高识博，孰能处之？……朕既虚寡，德谢曩

哲，更、老之选，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阳郡开国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

素，少著英风，老敷雅迹，位显台宿，归终私第。可谓知始知卒，希世之贤也。公以八十之年，宜处三老之

重；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于是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案：西阶）下。高祖再

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案：《通典》又有“执爵而酳”四字）；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

衣服有差。⑦

孝文帝申明孝悌之义，垂教化于天下，以尉元、游明根为三老、五更，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养国老、庶

老于明堂西阶下，再拜三老、肃拜五更，以为移风易俗服务。

 《魏书》所记北魏养老礼，具体仪节语焉不详。《隋书·礼仪志四》载北齐养老礼在国学总章堂，

 “皇帝释剑，执珽，迎于门内。三老至门，五更去门十步，则降车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摄齐答拜。皇

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后，升自右阶（案：宾阶），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

升自左阶（案：阼阶），北面。三老授几杖，卿正履，国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

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肃拜五更。进珍羞酒食，亲袒割，执酱以馈，执爵以酳。以次进五更。又设酒酏

于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受，礼毕而还。”⑧北齐养老礼

皇帝拜三老，肃拜五更，并养国老、庶老，三老申明“五孝六顺”等，全同于北魏旧制，而北周养老礼皇

帝升殿次第与北齐礼仪悬殊，且无养五更、国老、庶老之礼，⑨今疑《隋书·礼仪志四》所载北齐养老礼

更近于北魏旧礼。⑩若据北齐养老礼上推北魏旧制，孝文帝行养老礼或在明堂总章室内，平城明堂养老礼

主要包括三项基本程序：（1）皇帝迎三老、五更；（2）皇帝进供三老、五更，饮食国老、庶老；（3）皇

帝乞言三老、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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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 7 上《高祖纪上》，第 144、147、149 页。

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 50《经解》，《十三经注疏》，第 8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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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在辟雍行大射礼，十月在辟雍行养老礼，确立东汉辟雍礼的基本规制。东汉养老

礼的基本仪节为：

　　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

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祝鲠在前，祝饐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①

孝文帝在明堂行养老礼，且又欲行大射礼，显然仿效东汉旧制。东汉养老礼三老不答拜皇帝，五更由三公

行进供礼，若据北齐礼仪，则孝文帝所行养老礼已有三老答拜之礼，且亲行进供五更礼。孝文帝所行养老

礼已无祝哽（鲠）、祝噎（饐），但增加养国老、庶老于西阶下的仪节。《礼记·王制》载：“有虞氏养

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

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②孝文帝养国老、庶老，显然取法《礼记·王

制》。《大戴礼记·保傅》载：“春秋入学，坐国老”，清人孔广森以为“国老，三老也”，③今虽未知

孝文帝明堂养老礼国老、庶老分别由何者充任，但国老、三老绝非同一人。北周熊安生以为“国老，谓卿

大夫致仕者，庶老谓士也”，④或与孝文帝养国老、庶老之义相类。

孝文帝进供三老、五更，“亲袒割牲，执爵而馈，执爵而酳”，可谓仪式的高潮部分。而养老礼之

义，存于皇帝乞言三老、五更环节。《孝经》载：“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三老、

五更垂训均以孝为先。三老尉元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于孝顺。然五孝六顺，天

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五更游明根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案：当作《孝

经》）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则孝顺之道，无所不格。”孝文帝从其言，“铭之

于怀”，“当克己复礼”，并下诏重申“尊老尚更”“钦年敬德”之义，以期“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

焉斯彰，兄焉斯显矣”。⑤在五伦之中，三老、五更突出强调孝在纲纪伦常中的核心地位，“孝顺之道，

无所不格”即《孝经》所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道成为君臣、父子、夫妻纲纪

的核心。孝文帝“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的养老礼，其义浓缩于“父焉斯彰，兄焉斯显”八字，传达出养

老礼以强化父子、兄弟的尊卑长幼秩序为旨归。

明堂养老礼展现出明堂礼仪以礼化民的另一面相，孝文帝明堂养老礼承继东汉辟雍养老旧礼，并创造

新制，增加礼敬国老、庶老的环节。在仪式过程中，三老、五更为核心人物，孝文帝与公卿礼拜三老、五

更，而后孝文帝向三老、五更乞言，在具体细节上处处流露尊老尚德之义。在皇帝、王侯、公卿、学官、

太学生等以及平城京畿地区观礼者等的参与之下，明堂养老礼以独幕剧的形式宣扬教化，发挥其示范性效

应，并带动地方社会尊老尚德的风气。

道武帝天兴初年已立太学，⑥太武帝始光三年（426）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

配”，⑦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诏令“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⑧至天安元

年（466）九月，献文帝从高允奏议，“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⑨北魏中央

官学至此渐备。孝文帝在明堂行养老礼，而北魏地方社会行养老礼，地方官学为重要场所。孝文帝太和十

年二月，从给事中李冲奏议，“初立党、里、邻三长”，⑩确立三长制。孝明帝践祚初年，李崇上表营建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1 Ja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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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堂，盛称孝文帝“列教序于乡党，敦诗书于郡国。使揖让之礼，横被于崎岖；歌咏之音，声溢于仄

陋”，①其中“列教序于乡党”表明孝文帝又在乡党设立官学，而所谓“揖让之礼”，养老礼或在其中。

三、结 语

汉魏以后，明堂成为彰显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志，而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明堂具有自身的独特

性，十六国明堂更近于汉魏旧制。在正朔相争背景下，孝文帝所建平城明堂，主要糅合汉魏故事、《月

令》明堂九室说等，具有显著的古典性格，明显有别于南朝明堂旧制。平城明堂沿承东汉明堂九室旧制，

其礼仪多所取法东汉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北魏仿魏承汉的正统观念。都城礼制建筑具有重要的象

征意涵，学者指出：“看来这类礼制建筑无论陵墓或宗庙，无非是‘天下’缩影，象征统治者对天下的统

治权威。”②而平城明堂九室取法九州，象征孝文帝君临天下之意。

陈寅恪以为：“孝是道德标准，礼是行为规范”，③而礼的核心要义即在于孝。太和九年冬至日飨宴

群臣，“孝文帝亲舞于太后（案：文明太后）前，群臣皆舞”，中书监高闾约取《孝经》天子章之义，盛

称“天子行孝，德被四海”。④孝文帝敦行孝道，以化民俗，高闾揭示出孝文帝以孝治天下的用心。孝文

帝太和十四年十月欲为文明太后行齐衰三年，以孝感知天下，“朕诚不德，在位过纪，虽未能恩洽四方，

化行万国，仰禀圣训，足令亿兆知有君矣”。⑤孝文帝亲身践履孝道，化行天下，可谓用心良苦。太和十

八年九月孝文帝明确称：“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⑥孝文帝试图规正平城尚武的社会

风气，华夏礼乐为重要途径。

北魏前期胡汉礼仪并存，华夏礼仪的地位未得以彰显，拓跋鲜卑礼仪居于主导地位，至太和六年孝文

帝亲祀太庙，太和十年以后，孝文帝亲行华夏郊天礼，北魏郊庙礼仪呈现出胡汉并重的格局。⑦在塑造华

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华夏郊庙礼仪主要凸显出北魏政权的正统性，华夏礼仪移风易俗的功能未能充分体

现。太和十五年平城明堂的营建，自然也与彰显北魏政权的正统性直接相关，而在孝文帝所行华夏礼仪

中，平城明堂礼仪具有独特性，凸显出孝文帝为秉承天命的神圣皇帝与屈尊敬老的世俗皇帝两种形象，展

现出明堂礼仪的神圣性（“承天之道”）与世俗性（“治人之情”）两个显著特征。

揆诸平城明堂礼仪，无论是神圣性，还是世俗性，其核心要义均体现在孝。《礼记·乐记》载：“祀

乎明堂，而民知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⑧《 礼记·祭义》曰：“祀乎明

堂，所以教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⑨在明堂养老礼中，孝文帝父事三老

尉元，兄事五更游明根，孝悌之义得以彰显；李彪称：“立圆丘以昭孝”，⑩特就配享之义而言，而在严

父配祀明堂的祭礼中，孝文帝以献文帝配享五精帝，彰显出配享帝献文帝的神圣性，也反映出孝文帝事亲

以孝之义。汉魏以后，养老礼已歇绝于世，孝文帝取法汉魏故事，兴复养老礼，调整中央与地方社会的风

俗成为其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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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年以后，孝文帝通过全面行华夏礼仪来彰显北魏的正统性，太和十五年十月平城明堂的竣工，

标志着北魏平城礼仪空间格局的基本建立。平城明堂礼仪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特征，折射出孝文帝以孝

治天下、以礼化民的政治理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礼学、政治与唐代郊庙礼制变迁研究”（20CZS018）的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Research on Mingtang
Ritual under the Northern Wei in Pingcheng

ZHAO Yonglei

Abstract:   Mingtang  was  a  significant  symbol  for  manifesting  the  regime’ s  orthodoxy  after  Han  and  Wei

Dynasties.  Combined  stories  from  Han-Wei  period  with  the  statement  from Yueling (《 月 令 》 ) that

Mingtang  should  contain  nine  rooms,  the  Mingtang,  built  by  the  Emperor  Xiaowen  in  Pingcheng,  clearly

differed from those built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 terms of its shape and structure. Therefore, Emperor

Xiaowen’ s  pol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o  construct  the  legitimacy  of  Huaxia  was  apparently  demonstrated

under  the  fiercely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  about  legitimism.  After  487,  the  emperor  highlighted  Northern

Wei’s orthodoxy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Huaxia ritual. And the completion of Mingtang

in  Pingcheng  symbolized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pattern  in  ritual.  Among  all  rituals  implemented  by

Emperor  Xiaowen,  the  Mingtang  system  was  especially  exceptional.  In  493,  he  offered  sacrifices  to  the

heaven and performed the  pension ceremony there,  which greatly  presented his  images  both as  the  sacred

emperor  obedient  to  the  manmade  of  heaven  and  the  secular  emperor  respecting  the  elder.  As  two

remarkable  features,  hence,  the  sacredness  and  secularity  of  Mingtang  were  indicated  in  an  obvious  way.

Furthermore,  Emperor  Xiaowen’ s  political  idea,  to  govern  the  world  through  filial  piety  and  moralize  the

people through etiquette, fully reflected Huaxia ritual’s political function to transform social tra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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